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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革命正在工业化世界悄然进行，这

场革命对我们国家和经济的未来产生了巨大

的影响。在 2020年，经合组织（OECD）国

家 25-34 岁人口中拥有高等学历的比例超过

了 50%的临界点。这意味着在高收入国家，

超过一半的年轻人现在持有高等教育机构的

颁发的学历。尽管增长速度可能会减缓，但

这一比例将继续增长。

学术漂移

这场革命对我们的高等教育系统结构愈

发造成挑战，现有的结构是在几十年前完全

不同的环境中设计的。在大多数国家，研究

型大学被期望招收不断增长的学生人数，这

给资金、基础设施、教职工工作量以及教学

和学习实践等方面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尽管

面临这些压力，很少有研究型大学公开质疑

“高等教育大众化必然意味着为每个人提供

大学教育”的想法。对这种想法质疑被视为

与公平和公正相矛盾。

然而，有迫切的迹象表明，高水平的大

学教育并不仅对社会和经济产生积极影响。

毕业生就业不足、过度教育、技能不匹配和

替代效应是可以被视为不良影响的示例。即

使在工作任务要求没有明显改变的情况下，

中等技能工作要求应聘者具备硕士学位，这

就会导致劳动力市场极化，不断挤压中产阶

级，并导致社会不平等水平上升。在一些国

家，政策制定者开始质疑是否真的需要不断

增加大学毕业生数量。

技术变革使得发达经济体对技能的要求

不再停止于中等教育学历水平。然而，技能

需求的变化不是“更多相同”的变化，而是

日益多样化的技能组合。高等教育领域将需

要进行转型，以满足不断变化的技能需求。

不同的路径

像美国这样具有更多机构多样性的系统

可能有更好的筹码来应对这一挑战，但近年

来社区大学的招生数量下降表明这并不会自

动发生。一些国家，比如 1992年之后的英国，

已经统一了他们的高等教育系统，但面临普

遍的学术漂移以及非研究型大学发展前景不

明。这些系统坚守着只有一个学术成功典范

的思维定式。其他国家，如荷兰或瑞典，拒

绝统一他们的高等教育系统，并保持了二元

制体系（另见本期波尔【H.F. de Boer】的文

章《荷兰应用科技大学：从扩展到学术漂移

及学生人数下降》）。尽管存在各种批评，

但二元制体系似乎具有一定的优势，因为至

少在这样的一个系统中存有一定程度的多样

化。

德国等国家选择了不同的路径。在德国，

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参与率相对较低，是接受

大学教育程度相对较低的欧洲国家。许多人

将此视为德国教育体系的主要缺陷。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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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高度发达的工业基础设施对技术需求有很

好的满足，这主要得益于卓越的职业培训体

系，它在很大程度上延伸到高等教育领域。

最高的专业学位学历现在已经与学术硕士学

位具有等同性。在其他许多国家，专业与职

业课程及其学历仍然被视为次等选择，但德

国成功地弥补了学术和职业高等教育领域之

间的声誉差距。受到德国的启发，许多国家

的政策制定者已经开始意识到高质量职业教

育是高等教育领域的缺失环节。

扩展学历梯级

在博洛尼亚进程之后，学士/硕士/博士的

阶梯成为了高等教育领域的普遍资格框架。

然而，这暗示着整个高等教育领域被高等教

育子系统所定义。因此，中学教育资格和最

近的高等教育资格（通常是为期四年或三年

的学士学位）之间出现了巨大的鸿沟。所有

有高等教育愿望的学生因此被迫进入学士学

位课程，结果太多人失败了。高等教育系统

试图强制推行高等教育领域的学术定义，无

意中导致了许多社会困难。

有意思的是，我们可以观察到许多国家

在拓展扩大学士学位以下的“短周期”课程，

其中包括通常需要 120（欧洲学分互认体系

认可的）学分的“副学士学位”。幸运的是，

欧 洲 资 格 框 架 （ Europe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幸运地预见到了这一发展，该框

架包含了 EQF5 级，旨在填补二级教育资格

和学士学位之间的鸿沟。然而，声誉不高、

雇主的保守态度、提供机构的有限、与学士

学位课程的联系过于紧密以及学生需求较低

仍然阻碍了这一高等教育领域的突破。

更加具有前景的是学生们对短期课程和

非传统证书（如微证书）迅速增加的兴趣。

副学士学位证书对美国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

事，但数字徽章和区块链等技术为解决认可

和可信度问题创造了机会。在欧洲，在欧洲

委员会的支持下，微证书似乎是高等教育领

域中一个有前景的新领域。许多高等教育机

构，主要是职业教育领域，正在尝试这些新

的证书。

在较长的时期内，高等教育主要关注于

拓展学历阶梯的顶端，即博士学位，但现在

政治上更多的兴趣集中在扩展学历阶梯的底

层部分。这与政治上对更加公平的高等教育

参与、更短的学习轨迹、更高的成功率以及

满足高技能之下职业的技能需求，相互符合。

缩短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之间的鸿沟

然而，尽管这些发展前景令人鼓舞，但

只有各国愿意应对缩短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

间鸿沟的挑战，高等教育领域的转型才会真

正发生。继续教育部门主要为 16岁以上的人

群提供以职业为导向的课程，在一些国家如

澳大利亚（拥有技术与继续教育[TAFE]系

统）、爱尔兰和英国已经被制度化。在许多

其他国家，这些课程以不太制度化的形式存

在，标签可能是“继续教育”、“成人教育”，

甚至“终身学习”。在学院、培训中心，甚

至在教育部门之外的众多提供者，都为年轻

或年长学生提供各种类型的课程。

在大多数国家，继续教育或成人教育传

统上并不被视为高等教育领域的一部分。但

这种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在英国，政府已经

启动了多项政策，以现代化继续教育并使其

更加接近高等教育领域。在爱尔兰，教育部

长最近发布了一份白皮书，呼吁建立“一个

统一的继续教育、技能和知识的三位一体系

统”（参见本期文章《爱尔兰：走向统一的

高等教育体系》）。而在澳大利亚，有强烈

的声音主张将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领域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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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个一体化的高等教育系统。许多其他国

家也正在经历类似的发展。

前景展望

高等教育的格局正在发生变化，这是一

个积极的发展。在完成学校教育后，学生需

求的扩大导致了大规模普及高等教育。然而，

不仅技能需求在不断变化，学生的需求也多

种多样，这要求提供更广泛和多元化的教育

回应。挑战似乎在于强化高等教育之外的高

等教育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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